
抢工作、抽大麻、社会负担？我们对难民、劳工移民的误解有多深？

由平权会多伦多分会撰写

“我的名字是萨马拉，我是一名私人护工。今天我来参加游行，就是为了声援所有在加拿大没有永久居民身份的
难民、移工。政客、社会、所有人都对我们说，和我们站在一起，但为什么我们总是被抛弃的那个？”
2021年12月5日，数百人在寒风和雨雪中聚在一起，在联邦议员们的办公室外高喊“人人有身份”。他们当中很多
人都是从其他国家来到加拿大的难民、移工和國際學生，疫情期间仍然在一线工作，但却因为没有加拿大永久居

民的身份而生活困难重重。

弗洛伦丝是游行中的一员，疫情期间她也一直做着护工的工作。“正因为有像我们这样的人坚持工作，所以其他
人才可以在疫情期间待在家里，减少病毒的传播。可是，因为没有永久居民的身份，我们无法享用医保，没有体

面的工作，我们什么都不是”，弗洛伦丝说道。
除了生活不稳定以外，更让弗洛伦丝担心的是人们对难民、移工的态度。她说：“我们是被排除出社会的那群人，
我们被污名化，人们认为我们带来不幸。”

难民、劳工移民非法、吃白饭、潜在罪犯

说起难民，很多人的想象都是生活在难民营帐篷里的有色族裔形象。贫穷、受教育程度低、没有生存技能靠吃白

食过活、群体式的大量涌入别的国家等等都是人们对难民的刻板印象。而随着最近几十年全球媒体对恐怖袭击

的大量报道，难民和移民又被加上“社会不稳定因素”的滤镜。
但在加拿大事实并非如此。

加拿大不允许难民因经济原因入境，只允许“基于有根据的种族、宗教、国籍、政治观点或加入一个特定社会群体
带来的迫害，以及酷刑或残酷待遇的恐惧”来申请难民资格。作为移民或难民进入加拿大比作为游客进入加拿大
要困难得多。

难民和移工进入加拿大要接受严格的安全检查，政治安全、有无犯罪记录、入境文件等各个方面的因素都会产

生影响。而根据萨斯喀彻温大学社会学教授阿兰·安德森的研究，移民参与犯罪活动的程度远远低于在加拿大出
生的人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，移民的增加与犯罪的减少是同步的。

与人们想象的“难民、移民抢饭碗”不同，移民和难民为加拿大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，并扩大了加拿大的国内和国
际经济。难民和劳工移民在快餐业、季节性农业、家庭个护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并且，人口增长是维持经济增长所必需的。更少的工人意味着可以生产更少的商品和服务，经济产出就会萎缩。

目前，加拿大的经济正以每年1.5%的速度温和增长。如果没有移民来支撑人口增长，加拿大不太可能保持这种
经济增长水平。

除了提供更多的人力，来到加拿大的难民、移工也增加了加拿大的总购买力。人越多意味着对本地商品和服务的

需求越大。如果没有难民、移民带来的劳动力和购买力，加拿大将不得不用更少的工人生产更多的商品和服务，

并更多地依靠向外部市场销售来保持增长。

还一种流行的说法是，难民是“吃白食者”，他们得到的财政援助多于领取养老金的加拿大人。但事实上，没有身
份的移民仍然在支付销售税（HST）、财产税，有的还向养老金计划（CPP）缴费。然而，难民、移工和永久居民、
公民都要交税，难民和移工却无法获得许多服务。

加拿大对难民、移工并不够友好无疑，加拿大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国家，有长期的多元文化政策，是世界上对移

民最友好的国家之一，但它对难民的接受度有多开放却值得怀疑。

与土耳其接受的300多万人和德国的一二百万人相比，加拿大的开放程度很低。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，加拿
大对难民的人均接收率远远低于一些国家，特别是中东和非洲国家，也包括欧洲国家（如德国、瑞典、挪威、瑞



士、奥地利、意大利）。根据加拿大近年的数据，每年所有移民中大约58%是正式的经济移民，而只有不到15%（
40000）是难民。

有人说这个数字还是太多了。那么，多少人是太多了？加拿大目前的移民和难民人数远远没有达到加拿大历史

上的最高水平。在20世纪初的高峰期，每年的移民人数超过40万。

尽管难民、移工为加拿大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，但他们的无身份状况使他们和家人在获得医疗保健、教

育、社会服务等方面面临困境。难民的医疗费用只相当于加拿大人的10%。而由于难民和移民是被仔细筛选过的
，他们的健康状况可能比许多加拿大人更好。

维罗妮卡是难民、移工组织的一员，她说：“我和许许多多其他来自拉丁社区的难民、移工一起来参加游行，为权
利而战。我们付出心血为加拿大作出贡献，但这个国家对我们的回报是不公平的。”

难民、移工面临的“融入难”问题是所有移民的痛
由于语言、文化、信息不对等的障碍，移民和难民很难融入另一个社会。移民和难民渴望通过工作来提高地位、

收入和专业经验。然而，不幸的是，许多移民和难民最初不得不出于需要而暂时从事卑微的工作。

由于加拿大雇主强调“加拿大工作经验”，难民和移民是无法和本地人竞争的。新移民更有可能出于暂时的需要而
从事低技术的工作。一些移民在其本国是接受过严格培训的专业人员，但由于资格不被加拿大所承认，因而找不

到与他们资格相称的工作。

而新冠疫情把难民和移民的脆弱性一下子暴露出来。有越来越多的卫生工作者和人权倡导者正在敦促加拿大联

邦和省政府将公共健康保险扩大到没有永久居民身份的人。

在一封公开信中，包括加拿大医学协会、加拿大家庭医生学院和加拿大儿科协会在内的200多个组织警告说，“如
果不能保证所有人的医疗保健，我们将把整个社会置于危险之中”。
安大略省西南部的600多名移工的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。移民权利团体说，过度拥挤的住宿条件、缺乏保护性装
备以及来自雇主的压力，使难民、移工在生病时依然坚持工作，这些都促成了病毒的传播。

阿尔伯塔大学护理学副教授、健康和移民政策专家布科拉·萨拉米说：“这不仅仅是一个个人问题，也是一个公共
健康问题。如果患有新冠的移民工人无法获得护理，就很难对他们进行追踪和隔离。”

并且，难民申請人、移工获得医保的机会并不稳定，因为这往往取决于雇主。那些因任何原因而被解雇的人，包

括因疾病或受伤而被解雇的人，可能会失去医疗保险或因担心被驱逐出境而避免寻求治疗。

这个问题延伸到生活在加拿大所有没有永久居民身份的人，包括国际学生、被拒绝的难民申请者和没有文件的

人。

埃德蒙顿的移民顾问马乔里·卡莫纳·纽曼说，许多没有身份者的精神健康在疫情中受到影响。由于需要在加拿大
甚至其本国养家糊口，大多数人急于保住自己的工作，这使他们更容易受到剥削，并在不安全的工作条件下工

作。

基本的医疗保健应该是所有人都能获得的。但是现在，它仍然是一种特权，在有身份和无身份者之间仍然有很大

的差距。

正如萨马拉在游行中喊出的，“我们在危险中工作，我们拯救生命，可是我们也要养活自己的家庭，我们渴望在这
里扎根。最好的方法就是理解我们是这里的一员，我们要求‘人人有身份’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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